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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书画展览中“物”与“人”的联接 

——从“气氛美学”唤醒“气韵”的角度谈起 

王皓潼
1
 

（山东财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博物馆书画展览因学术性、专业性过强，迟迟未实现在大众之间的普及并进而与之融通。“气韵”

是书画展品的灵魂，其美学传播与接受情况应予以关注。从西方“气氛美学”的现象学视角关注中国古典美学的核

心概念“气韵”，使人们关于气韵单方面归属于“物”的传统认识被打破，进而拓展为“物”与“人”之间的双向

联接。基于此，博物馆策展人应重视“物”，围绕其展开学术研究，扩大社会传播，进行氛围营造；同时重视作为

感知者的“人”，在审美感知上，为“人”提供“通感”化沉浸式审美体验，并致力于提升其审美感受力，借此使

颇具学术性的气韵为日常审美的气氛感知所唤醒。通过做好展品解读和创新宣传方式，使气韵语境化且生动、可感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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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与博物馆，尤其是与博物馆中深具高雅文化属性的书画展览之间，一直存在距离。书画展览因其学术性、专业性过强而

与公众的审美能力不匹配，使得书画的鉴赏与研究活动囿于少数人，迟迟未实现“阳春白雪”在大众之间的普及并进而与之融

通。 

要解决书画展览传播面临的窘境，我们需结合自身实际，对作为书画展品的灵魂——“气韵”的美学传播与接受情况予以

关注。众所周知，“气韵”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概念，然而，因中国古代诗学话语常以感性描述代替概念分析，使得“气韵”

的理论边界和内涵从未被确定，这就为现代美学对其进行补充阐释留下了空间，进而使借鉴“气氛美学”理论（aesthetics of 

atmosphere）发现并唤醒书画作品乃至艺术品之“气韵”成为可能。“气氛美学”理论是西方借用现象学理论研究日常和普遍

环境审美知觉的最新理论成果。从气氛美学的现象学视角关注气韵，其内涵就被大大拓展了，“气韵从单方面属于艺术形象的审

美特性拓展为艺术形象与欣赏者共在的意向性审美体验”[1]。简而言之，不同于人们在传统意识中形成的“气韵单方面归属于

‘物’”以及“观众在展览中仅仅扮演被动接受者的角色”的印象，这种传播与接受过程应该是“双向”的，即强调“人”（观

众，下同）与“物”（书画作品，下同）的双向联接。基于此，作为居于二者之间的博物馆策展人，应本着兼顾学术与感知的理

念，一方面重视“物”，围绕其展开学术研究，扩大社会传播，进行氛围营造；另一方面还应重视作为感知者的“人”，在审美

感知上，为“人”提供“通感”化沉浸式审美体验，并致力于提升其审美感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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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好多重身份的跨界：策展人对“物”的学术研究与营造 

策展在本质上是策展人对“物”进行再研究和再创造的过程。这要求策展人应先围绕“物”的相关问题和背景展开学术研

究，在此基础上营造与之相应的气氛场景，在这种气氛空间中最大程度地启发观众感受书画展品的气韵。与之相应，策展人应该

做好多重身份的跨界复合，在对“物”的研究与布置中，扮演集“艺术批评”“艺术传播”“艺术创作”于一身的重要角色。 

（一）作为艺术批评家：策展人对“物”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 

针对“物”，策展人首先应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在展览策划的实践过程中，展览内容的设计是基于策展人学术研究成果而

逐步清晰和深化的。因此，策展人必须重视加强自身学术（尤其是艺术学）素养，展开扎实的学术研究。以上海博物馆举办的

“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展”（以下简称“‘丹青宝筏’展”）为例，其内容设计人员由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和古籍善本

研究人员构成，他们在确立展览主题后即对展览内容作细致的考订、综述、研究。研究人员深入研读明代历史文献以及董其昌画

论、诗文集，梳理并关注国内外与董氏相关的展览及相关研究成果，深入研究董氏重要的书画作品，并对研究过程中发现的一直

以来缺乏实质性推进的重要问题，如“董氏书画真伪问题”作深入研究和考辨。策展人立足展品相关的文献资料，围绕所发现的

学术问题，将研究结果延伸到一场展览，这一过程意味着重新进行一次艺术批评，同时甚至为艺术批评史的写作提供一种新视

角。 

（二）作为艺术传播者：策展人需在学术层面关注“物”的时代性 

策展人既是艺术批评的一线工作者，更是艺术传播者。针对“物”，策展人应将其置于特定时代背景中，在学术层面梳理并

发掘其价值：洞悉书画作品所处的社会背景、社会现象，以及艺术家在当时所处的位置，同时考察书画作品的学术渊源、历史意

义和社会影响，并立足于现实做好艺术传播工作。在“丹青宝筏”展中，策展人在展品解读中注意到董其昌所处的明末画坛亟需

解决的诸如反思吴门画派及其后辈的局限、总结浙派及其末流之失以及摆脱史无前例的艺术商品化的巨大冲击等问题，将董氏

及其书画作品置于晚明时代背景下加以观照，借此透视整个晚明书画风貌，折射出鲜明的时代感以及以董氏为代表的晚明士人

的审美特点与习惯。因此，从历史层面看，此展对于系统梳理、重新理解董其昌及其所处时代的艺术成就具有进一步的推动作

用；同时，在当下，此展也是响应上海市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大力挖掘与弘扬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号召的重要举措。在这一

过程中，上海博物馆书画展不仅扮演着审美教育者的角色，还承担了一定的文化传播责任。 

（三）作为艺术创作者：策展人为“物”营造更好的展陈环境 

作为一个能体现生活美学的场域，除了提供知识文化，博物馆（尤其是收藏书画等艺术品的博物馆）更是提供高质美感与深

度体验的空间。这就决定了策展人也是为“物”创造出适合其展陈环境的艺术创作者。为了给展品营造更好的展出场景与气氛

空间，进而最大程度地启发观众感受书画展品的美感和气韵，策展人需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基于“博物馆传播的核心载体是由实物展品和非实物展品在一定空间形态中构成的视觉形象，所以具有强烈的视觉

文化色彩”[2]，应重视色彩营造，通过设置展墙色彩使展陈空间与书画展品内容和气质呼应、对比甚至延伸。以南京博物院“仰

之弥高——二十世纪中国画大家展”展墙布置为例，策展人基于李可染“水墨胜处色无功”的审美理念，将其作品的展墙设置

为冷调灰色，在格外衬托其诸多画作中红色调的同时，无声地彰显着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其次，以音乐呼应展览主题、展品气质，

有意营造情感空间艺术。“气氛美学”的主张者格诺特·波默（Gernot Böhme）认为，“听是空间中的身体性在场”[3]，即人们

会在情感上被声音打动。比如，健身房往往使用激烈高亢的音乐，以塑造富有活力和激情的运动氛围；茶室则倾向于演奏空灵舒

缓的中国古典乐曲，使人神思清明、心境恬淡。如此一来，音乐就打开了一个有情感深度的气氛空间：聆听对于听者而言，不仅

仅是生理上的听觉行为，更变成精神层面的气氛感知活动，并且它具有长时间的记忆性，我们常说的“余音绕梁”即是如此。因

此，策展人有必要根据博物馆书画展览的展品时代、来源地、艺术风格等选择与之相匹配的音乐作为声音背景，以塑造情感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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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甚至在观众心中形成长久的情感记忆。在 2020年 8月法国巴黎光博物馆（Atelier des lumières）举办的“梵高·星光灿

烂的夜晚”(Van Gogh,La nuit étoilée)展览中，策展方便关注到以音乐呼应展品气质，按照画作主题及其折射出的画家心境

的明暗，选取与之相符合的旋律作为展览的背景音乐：当画作折射的感情激烈时，音乐节奏越亢进；当画中色彩相对平和时，则

配以和缓平静的曲调。除去上述关于色彩和音乐场景的营造，策展人还应注意对场馆温度、灯光乃至气味的把控，为观者塑造最

佳的体验环境。 

二、重建对展览中“人”的新角色的认知：对“感知者”予以重视 

按照气氛美学的理论，策展人研究、梳理与“物”相关学术问题，并营造“物”所处的展示空间，同时还应注意到在气韵接

受与传播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另一极，即“人”的重要性，重建对其新角色的认知。在气氛美学的理论中，“人”更应被称作“感

知者”，他们不再是台下匿名的观众，而应是台上的表演者，即展览的主动参与者、感知者。气氛美学主张，无论是从事物的迷

狂性（extase）在场还是从气氛空间的开启方面解释气韵，感知者都非常重要，“因为事物只有针对有能力感知其迷狂的感知者

而言才显现为迷狂，气氛性空间的开启也有赖于感知者的身体性在场”[4]。 

对照上述理论，具体到实际的策展工作，策展方应使观众化传统的“被动”角色为“主动”角色，尝试从对展览外在形式的

改造和对观众内在美学素养的提升两方面唤醒观众对展品气韵的感知：一方面，尝试设置“沉浸式展览”，对观众发出“通感”

化审美邀请，在实际参与度上，使“人”由被动的观众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在主动参与中洞悉原本难以捕捉的气韵；另一方面注

重提高观众艺术修养，使其达到上述的“有能力感知其迷狂”，即与物形成精神共鸣，从而领略其气韵的境界。基于此，策展人

应有以下几方面认识并采取相应措施。 

（一）为观众提供代替泛泛观看的“通感”化沉浸式审美体验 

策展过程中，应本着要使感知者以“通感”代替“单纯的视觉感受”的理念，尝试设置沉浸式书画展览。气氛美学理论下的

“通感”通常被理解为“多种感官的介入”[5]。借助这一概念，可解决现今人们参观博物馆用“眼球艺术”代替处境性体验所导

致的“只以匆忙的眼睛或相机对展品一掠而过，甚至参观过程变为一种与存在体验相分离的收集图像的过程”的问题[6]。气氛美

学主张以观众的沉浸式体验和参与代替浅尝辄止的观看。在沉浸式展览里，人们于“通感”之中能够全身心投入于对展品的关

注、欣赏中，用身体、精神各方面来感受对象，与书画展品形成一种缓慢、亲密的融通气氛。 

近年来，国内外博物馆已举办过多场沉浸式书画展，取得相当不错的反响。2019 年 6 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心灵的畅

想——梵高艺术体验展”就是互动性和多重感官体验相结合的沉浸式展览，通过虚拟现实（VR）技术重现文森特·威廉·梵高

（Vincent Willem van Gogh）作品中的场景，让观众“走进”梵高画中的世界。其中，沉浸式主厅展览背景选择黑色——黑暗

将可能干扰观展者的一切因素屏蔽，以光影作画笔，用音乐作衬托，以巨幅影幕投射画作，使观众仿佛置身于画中的场景中，有

“人在画中游”的感觉。不仅如此，策展方还进一步发挥利用现场布置和投影效果，使这种感觉更为逼真。比如在展览现场还原

了 1888年法国阿尔勒（Arles）对梵高有着特殊意义的房间，让观众置身于具有鲜明色彩和非凡透视效果的“阿尔勒的卧室”，

收获一种所处现实与画境互相弥合的效果。当展到《星空》时，画作中的水波在投射过程中被赋予动感而荡漾起来，同时策展方

还将画中表现的点点星辰投射到展厅地面上，使观众如同置身于璀璨星河。 

综上所举，展览中呈现在观众眼前的画作已然不是静态的艺术品，而像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场景。可以说，即便是艺术

感受力相对薄弱的观众，也能因身在其中受到色彩、线条、景象的巨大冲击，产生一种深切的感动。据“猫途鹰”APP调查显示，

许多观众认为这场展览“棒极了”（excellent），且因此次观展萌生了愿意在日常生活中继续了解梵高相关创作的想法。这符合

展方的策展预期，也可作为其他艺术展览的一种借鉴。 

（二）为观众提供基于“物”的气韵体验的艺术审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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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书画展除了设置沉浸式体验，使人们由被动的观看者变为身在书画中的亲历者——这种对展览外在形式的改造，还

应基于学术性书画展特性，加强对观众基于“物”的气韵体验的内在艺术审美素质训练，以应用于包括观展在内的日常审美领

域。由气氛美学所定义的“气韵体验”，是通过自身精神与艺术品气韵的融通，使感知者在有限的艺术形象中引发身体经验的无

限拓展，进而超越实体事物本身有限的现实空间，发现更深更广的情感性审美世界。有鉴于此，策展方应在布展之余肩负起对民

众审美教育的任务，加强其基于气韵体验的艺术审美训练。围绕这项工作，不少博物馆已经走在前面，如南京博物院开放了包含

《“形”走六朝与唐》《古人的“美”一天》《和我对“画”傅抱石》在内的美育系列课程，每期课程都以课程标题引号内的元素

为关键词，展开相关文化、美学元素的介绍；江苏苏州博物馆举办“在诗词中邂逅最美的秋天”秋日主题诗词户外实景诵读活

动，将诵读课堂置于与主题相称的绚烂秋景气氛中，真正取得了于诵读之中兼具感受的美感效果。 

综上，通过营造与展品相适应的色彩、声音等气氛场景，设置沉浸式气氛展览模式，甚至为观众提供基于“物”的气韵体验

的日常艺术气氛审美训练等，尝试将日常感知经验寓于艺术审美经验之中，从而以日常审美的气氛感知方式观照、唤醒难见行迹

的气韵。 

三、发挥融通作用解读展品：策展人做好“物”与“人”的联接 

在对书画展览的接受过程中，气氛美学最关注的莫过于对象（即“物”）与感知者（即“人”），结合博物馆书画展览实际，

上文第一、二部分已围绕二者分别详述。此外，还应思考策展者应采取怎样的方式实现“人”与“物”的融通，以下从做好展品

解读和创新宣传方式的角度分别论述。 

（一）讲好书画故事，做好展品解读 

好的展品解读，能帮助观展者感知展品内核精神的气韵。这同样要求策展人兼顾学术层面对“物”的深度挖掘与对“人”

审美感知需求的观照，“在立足于学术高度的基础上，须兼以有温度、有情怀的通俗化展品解读，以帮助观众打通艺术作品的象

征意义层”[7]。作好展品解读，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其一，于展品解读中寓策展人个人情怀，使展品气韵生动化。以“丹青宝筏”展中对宋徽宗《竹禽图》的解读为例，不同于

艺术史著作中已成范式的“描述性学术评价”，策展人将其自身对画作的细致观察与主观感觉融于对画作的描述与评价中，简

明的展品说明文字中洋溢着主体情趣，给人以诗意感受： 

鸟雀停落的翠竹稍有弯曲，一前一后，摇曳生姿，似与之相应。竹叶敷以细微差异的不同石绿色，精确传达出植物的品类丰

富。最有趣的是鸟雀眼睛用黑漆勾点，闪亮发光，灵动有神韵。 

该评价如同一段发于策展者细腻观察之下的隽永小品文，是其基于对宋徽宗画风的把握乃至对整个宋代绘画史的深刻理解，

并加以个人对艺术家画作的深刻感受而生成的。策展人基于自身前期的积累准备，围绕展品气韵的析出作深加工，即阐释书画作

品时，不再使用艰涩的专业概念和术语，代之以优美流畅的个人化解读，这种前期加工无疑使气韵通俗化、灵动化。 

其二，基于特定展览主题进行与之相适应的解读，使展品气韵语境化。众所周知，同样的展品处于不同传播目的的展览中，

其语境完全不同，因此需基于特定展览主题作语境化解读，在不同侧面深化展品气韵阐释。以苏州博物馆多次展出的明代唐寅

《临韩熙载夜宴图》为例，将其置于“六如真如——吴门画派之唐寅特展”与“画屏：传统与未来”中，两种解读大异其趣。前

者以该作品的创作者唐寅为主要关注对象，关注唐寅摹本对原作的创变，以及由此所折射特定时期的唐寅创作理念和实践的幽

微变化及其对唐寅整体创作产生的影响；而后者则采取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策展人结合展览主题，重点关注作品所体

现的“画屏”元素，说明文字也重新作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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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基本保留了原作的构图和人物形象，但是把原作里的室内空间装饰替换成了明代当时流行的设计。每段场景之间以屏风

自然隔开，屏风在此成为重要的构图辅助物，在这里屏风对故事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基于此，对于策展者而言，理想的方式是将展品置于展览语境之下，在其单一的基本信息之外，重新进行与展览主题相符合

的解读，从而将原本混沌笼统的气韵析出，唤醒展品不同侧面的气韵，使之“语境化”。 

其三，辅以对展品原始材料的展示进行解读，帮助观众感知展品气韵。不少博物馆通过布置实物展品，进而在展览空间上采

用合序列合情态的组合方式，拉近观众与展品的距离，使观众获得可感知、可触及的相关信息或情境。2017 年 9 月故宫博物院

在“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中，采取以知识普及为立足点，兼以实物组合展示的方式，为观众提供更可感的展览环

境。如在描述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山水技法时，便将作品与各种辅助展品，如画作中大面积使用的石青、石绿颜料的自

然矿物标本，以及相关创作工具如陶器、玉器等多个门类的文物组合排列，对山水画的赋色用笔、取景方法等进行解读。以实物

材料的布置，使观众对生成作品的原始材料形成直观认识或感觉，进而使原本难以捕捉的展品气韵被观众感知。 

综上，成功的展品解读不仅能够实现学术和知识层面的“科普功能”，更能发挥审美感知层面的“美普功能”。情绪饱满的

文字、特定的展览语境以及对实物材料的观触，吸引不同的观众群体，为其打破专业知识不足带来的看展屏障，将神秘莫测、难

以捕捉的气韵变得灵动可感，间接提升展览的文化传播力。 

（二）积极利用新媒体，创新书画展览宣传方式 

作为“人”与“物”的联接者，策展人在书画展览的传播方式上也有新的思考和行动。与传统书画展览传播方式相区分，为

了扩大书画展览传播效果，突破时间、空间局限，博物馆通过使用新媒体这种新兴传播方式，为诸多书画爱好者提供观展便利，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新媒体的宣传在近年展览传播中具有重要作用。官方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的建设成为博物馆辅助线下展示的重要工

作。目前，观众愈发倾向于通过线上预告获取展览信息。此外，新媒体也被应用到线下展示空间中。为了丰富观众的参观体验，

很多博物馆在展厅内推出与展览相关的数字人文专题，依托本馆丰富的藏品资源和雄厚的研究基础，从各角度融汇数据，以可视

化的方式呈现数据间的关联和数据图景，极大地提高了数据的可视化程度，收到良好的社会反馈。 

另外，近年来，许多博物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将展厅以 360°全景照片辅以展馆地图和展品解说的形式，在线上呈现给观

众，创建出多元的交互式漫游的效果，观众在电脑前点击鼠标便可有身临其间的感觉。此外，许多大型博物馆还配合历年大型展

览制作了多媒体线上展，如上海博物馆制作了“壁上观——山西博物院藏古代壁画艺术展”“遗我双鲤鱼——馆藏明代书画家

书札精品展”等较精良的线上展览，为观众提供了极好的线上观展体验。需要注意的是，对“网上博物馆”的经营并非仅为展览

工作锦上添花，在特殊时期也发挥了弥补线下观展需求的作用。2020 年初，新冠疫情的侵袭使包括博物馆在内的诸多室内场馆

纷纷闭馆，许多博物馆对近年来数字展览资源作了梳理和汇总，积极开展线上展览建设，因此广受好评。由此可见，线上展览的

建设十分必要，日后也将成为博物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博物馆书画展览从来不是对学术文献和书画作品的简单罗列，而是一种有温度、有深度、有美感的学术表达。因此，区别于

其他公共文化展览，书画展亟需构建符合自身特色和观众认知的展览模式。在这一进程中，需要策展人和观众共同努力，发现和

感受书画展品深蕴的气韵与美，从而使以博物馆书画展览为代表的高雅美学扩大文化传播力，为更广大的受众群体所感知、接

纳，进而发挥其“以美育人”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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